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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农村社区与农民合作社发展

近年来，在农民合作社迅速发展的同时，也有不

少地方涌现出专业合作社与村社组织相互“嵌

入共生”的现象、或者以村社为基础发展综合性合

作社的现象。这些现象都是有现实基础的。因为从

农村社区视角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合作社发展

中的“嵌入性生长”“地方性知识”和“现代性指

向”等特点。

（一）“嵌入性生长”

首先，在具有相当乡土性的农村社会中，即便

日益工业化、城市化和现代化，由血缘、地缘、家

族等而产生的一套协调组织内部及组织间关系的包

括习惯、惯例、习俗在内的非正式制度系统，也依

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合作社及其成员的生产、决

策和利益分配活动。其次，与村社传统密不可分的

血亲缘关系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过程中充当了某种

“润滑剂”，它不仅帮助实现合作社在社区范围内

的组织吸纳，还延伸出具备资源获取和吸附功能的

社会网络，以帮助合作社获得资金、市场、技术、

信息等组织发展资源，甚至通过传统的亲信原则和

家长权威支配合作社的内部管理模式。而且，村民

眼中的合作社组织印象往往并非出于专业知识，相

反更多地源于传媒宣传、村社传统与自身相关体验

的综合感受，正是这种切身感受构成了村民对合作

社的社会合法性判别（也就是对合作社“好坏”的

社会评判）。所以，农民合作社（特别是贫困地区

的 ） 大 多 从 根 本 上 是 “ 生 于 基 层 、 长 于 基 层 ” 的

“村社嵌入型”合作组织。

（二）“地方性知识”

既然合作社带有“村社嵌入”的组织属性，那

么，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区记忆的遗存范围和功能影

响具有显著的地区性差异，从而导致不同村社性质之

下农民合作社“地方性知识”的形成及差异。一般说

来：（1）在强化型、文化型社区记忆下，村社传统

借由各种非正式制度对合作社予以强大的道德性约

束，而合作社往往具备显著的文化整合功能（大致

如江西、湖南）；（2）在弱化型、文化型社区记忆

下，村社传统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影响合作社运行规

则，但后者往往承担着较多的社区文化整合功能（大

致如中西部地区）；（3）在强化型、经济型社区记

忆下，合作社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重要经济工具，但

村社传统又牢牢规制着合作社发展（大致如福建、广

东）；（4）在弱化型、经济型社区记忆下，村社传

统已不再对社区生活构成较大的影响，社区整合功能

的实现几乎依附于社区经济组织的有效运营，而合作

社已然成为主导社区经济发展、乃至社区整合的重要

力量（大致如浙江、江苏）。所以，处于不同村社情

境中的合作社，往往能够在特定的生存土壤中钩织出

极具乡土个性的“地方性知识”，也就是一种“地方

性”的组织秉性。

（三）“现代性指向”

在合作社制度移植到中国后的近百年间，尤其是

合作社发展蓬勃涌动的21世纪以来，在合作社逐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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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嵌入”到村社土壤的同时，合作社的“现代性指

向”也孕育而出。具体而言，这种“现代性指向”

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。（1）在培育农民现代性方

面，合作社能够通过各种教育培训、职业锻炼、民

主参与等方式，提高农民在知识素养、职业技能、

民主管理等方面的能力，而其在成员人际关系处理

上所强调的“平等互助”原则，更能帮助农民形成

一种“合作互惠”的处事方式。（2）在提升农业现

代性方面，合作社能够通过保证农产品市场进入、

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和加工收益等方式推进农业组

织化程度，实现从自然农户向法人农户的转变，促

成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，构建适应现代化

发展要求的新的农业经营主体、服务主体和农业经

营体系。（3）在促进农村现代性方面，合作社发展

所带来的农民收入的大幅提升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

的明显提高以及农业组织建设的进一步加强，都能

在很大程度上与乡村振兴战略的 “产业兴旺、生态

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总要求相

契合，同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促成现代性农村社区

的基本格局。

目前，村社组织及其领导人直接领办专业合作

社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形式，譬如“支部+合作社”

（或“支部+协会”“村委会+合作社”“村委会

+协会”）的合作社运行模式。不过，应该明确指

出 ， 村 社 组 织 及 其 领 导 人 参 与 合 作 社 的 创 建 和 发

展，要注意恰当的作用定位和合适的方式方法。村

社组织及其领导人参与合作社的创建和发展，不是

以领导的身份参与的，而是以成员的身份参与的；

不是来创设制度的，而是来遵守制度的；不是来指

手画脚的，而是来以身作则的；不是必然要成为合

作社领导人，而是要带头实行民主管理的；不是来

将合作社盈余用于村公共事务中去的，而是要带头

实现产权明晰的；不是来改变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

制 度 的 ， 而 是 来 参 与 合 作 经 营 、 共 同 致 富 的 。 总

之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独立的经营主体，村社组织

及其领导人应该“引导不强迫、支持不包办、服务

不干预”。


